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

~全美教師聯盟（AFT）理事長於2012年7月會員代表大會發表的演說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外事部編譯

各位兄弟姐妹，自兩年前我們見面以來，威力凌駕於經濟大蕭條之上的經濟衰退已讓我們頭暈目眩。

當時我認為我們正面對一場厲害的風暴。

在這場風暴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不負責任且不受約束的華爾街製造出的經濟泡沫，當泡沫破滅，許多家庭的積蓄和國家預算立即被毀，因此，美國人民所仰賴的公共服務也遭受威脅。

其次，在這個非常時刻，人員和經費皆被刪減—我們被告知要用較少的資源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被要求做得更多：有更多人需要我們所提供的服務；我們的班上有比以往更多在家中遭受到壓迫的孩子—有些孩子甚至連家都沒有。

每天，我們在學校、辦公室及醫院都會看到這場經濟風暴的無辜受害者。儘管經濟學者宣佈經濟衰退已經結束，你我卻心知肚明，它離結束還有一大段距離。

我們並沒有因為面對這樣的艱險就舉白旗。相反地，我們更加努力維持我們的工作品質。這就是我們，我為我們的會員及其工作表現感到驕傲。

狀況還是像我們上次見面時一樣艱難，我們甚至還沒有察覺到另一場更惡劣的風暴即將來臨—它將危及工會的存亡、危及公立教育及公共服務、更危及我們團結在一起共同為影響我們的專業、生活的議題發聲的權利，也不讓我們為我們所服務的人及所教導的孩子發聲。

經濟衰退歷時越久，痛苦越深，不安全感越重，更多人把原本渴望獲得的中產階級生活，轉變成怨恨。然而，我們所爭取的中產階級生活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別人。
然而，在這波經濟衰退中，一股反工會、反公立教育及反公共服務的浪潮襲捲全國，意識形態理論者趁勢利用人民的焦慮助長這股浪潮—逼迫我們一再地展開防禦。

這股預算刪減的浪潮透過裁員、休無薪假及薪資凍結傷害我們會員的荷包，這一切導致我們原先所提供的教育品質難以為繼。

更諷刺的是，就是這同一批刪減預算的政客讓我們成為教育品質下降的代罪羔羊。
我們現在不是在「奔向頂端」，而是在「奔向底端」。
新的常態—新的回應

這次的風暴不同以往，我們無法靜待它過去，我們無法放任全國有超過上百個攻擊工會、限制國家歲入及刪減公共服務的法案，而通過這些法案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我們妖魔化並將公共服務視為廢物。

當然，我們可以譴責ALEC（全美議會交流理事會）
或Koch Brothers（科赫兄弟）、

或Eli Broad、

或Walton基金會、

或Mitt Romney,（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我們當然有權利這麼做，但請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所有的改變的資助者及倡導者可能就是這些人，我們卻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約束他們。

我們現在所看到並蔓延到全世界的，就是我們所面對的新的常態。

在1973到2007年間，私部門的工會參與率從37%跌到8%，在此同時，薪資的不平等上升超過40%。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的改變及對手的思想體系對私部門工會運動所造成的影響，而它也對私部門員工的薪資、年金造成毀滅性的傷害。
現在，我們的對手將目標轉向我們，他們要將我們趕出戰局。而他們所採用的方法則是破壞我們特有的東西：我們的發言權、退休保障以及我們所提供的公立教育。

消滅我們的發言權？ 看看我們在底特律的兄弟姐妹遭遇了什麼事。

取消我們的退休保障？今天，有80%的公部門受雇者有年金，私部門卻只有20%的受雇者有年金。我們相信每個人在工作了一輩子之後，應該能夠有尊嚴地退休，我們的對手卻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成本。
毀壞高品質的公立教育？固定的測驗、對教師及教師工會的攻擊—都是毀壞公立教育的手段。而這也引發出兩種想法：人們是否相信他們的孩子應該擁有在其家附近就有好的公立學校得以就讀的權利，或是我們的公立學校系統應該被全面私有化或整個丟棄？
美國聯邦儲蓄準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的一項研究指出，從經濟衰退開始，美國人家庭平均損失約$50,000美金—已接近他們財產的30%，但這卻是非裔美國人平均收入的53%、拉丁美洲裔家庭平均收入的66%。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對手還要丟棄造成我們國家繁榮的最好的長期策略—世界級的公立教育制度。

更有甚者，預算刪減及高等教育學費增加，讓更多人無法接受高等教育，也讓許多人晉升到中產階級之路變得更艱辛。
到底是哪兩個重要因素能造就出全世界最偉大的中產階級呢？那就是工會運動和公立教育。而我們的對手就是要在中產階級立足不穩時，打掉支撐中產階級的這兩個支柱。

我們遭受攻擊

所以，我們遭受攻擊，而我們所有人則成為平等與機會、發言權與民主的鬥士。我們應像前一代為自由和公民權奮鬥的鬥士一樣，集結起來，不僅為我們自己及我們班上的學生而奮鬥，也為了有不一樣及更好的美國而奮鬥：
高品質的公立教育

能上大學…

能有學前教育

健保服務

公共服務

上述這一切是我們所提供的服務，但也有一些並非我們的工作，卻反映出我們的理想：

更多的經濟機會

更強的社會
公平

民主

如果上述這些看似我們的價值和原則，那是因為它本就是我們DNA的一部份。

明天，我們將會對我們新的工會任務舉行投票，此任務就是我們對這些理想的承諾，讓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所相信的為何以及我們將要爭取的目標。

這些任務無法由我們自行完成，我們需要結合我們所代表並服務的群眾。

這個新的真實—新的常態—需要有新的工會主義思維。

這是一個與21世紀相關且妥適的思維。

這是一個有創造力且有遠見的思維，它將我們所代表的人和我們所服務的人結合在一起 — 我們的學生、我們的病人、我們的家庭及我們的社區。
對我來說，當我看到我們在南加州的ABC聯合學校社區的會員承諾要有一個著重於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時，我知道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思維已經生根。它將我們所代表的人和所服務的人結合在一起，由此它確保我們要的不只是存活而已，我們還要成功。

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並不意味著讓我們傳統的強項萎縮。

展現我們的目標和信仰、對強權說真話、組織工會、遊說、在談判桌上發聲—這是我們向來所做的事，未來我們也會繼續。所以，我現在所要說的不是「兩者擇一」，而是「兩者都要」。
讓我們看看去年在俄亥俄州發生的事情吧。就在John Kasich當選州長的那一天，他說他要將抑制工會會員權利作為他的首要任務，他也嘗試著那麼做了。但是，我們不讓他這麼做。當時，儘管社會大眾並沒有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還是紥紥實實地做好我們的工作。我們取得100萬人要求廢除這個損人利己法案的簽名；我們不停地打電話並挨家挨戶請社會大眾支持我們。最後，社會大眾選擇站在我們這一邊 — 投票廢除Kasich州長的反勞工之S.B.5法案。
我們獲勝是因為我們是社會大眾的一部份，也是讓社會變得更強的夥伴。一年之後，同一位州長致電克利夫蘭教師工會理事長，謝謝他讓該學區的教育改頭換面。
也許有些官員會從這些案例中得到教訓：威脅我們的權利是無法壓制我們的聲音的，反而會造成反效果。以威斯康辛為例，儘管Scott Walker州長在勞動權利上採取一連串的行動，六個威斯康辛大學學區的教授和職員還是以壓倒性的票數要求要團體協商。

看看芝加哥。上個月，在各校以驚人的方式串連之後，98%的會員中，有92%的會員投票同意要一起為教師的專業、尊嚴以及學生的高品質教育而罷工。就在這個星期，芝加哥教師工會將市長所提出的「較長的上課日」改為「較好的上課日」，為芝加哥的孩子提供更多的藝術、音樂及體育課。再看看AFT其他的成功事蹟：從上次的大會到現在，共有分屬於18個州的79個新工會成立。我們在每個區都將新會員組織起來 — 專科和大學的教職員、研究助理、醫療專業人員、學前教育人員、州及地方政府的員工、公立學校及特許學校的老師。
儘管現在又到了對工作場所的民主放箭的年代；儘管要將我們趕出戰局的浪潮一波波湧來；儘管我們遭受到嚴酷的經濟及其他劇烈的攻擊 — 我們的會員數還是很穩定。
我們保證：我們不會放棄在我們工作場所發聲的權利。

我們永遠會為「何者是對、何者是錯」而奮鬥。

不過我們也看到，只用傳統的方式對抗是不夠的。我必須悲痛地說，取得100萬人的簽名來罷免威斯康辛的Scott Walker州長，卻無法爭取到其他500萬社會大眾的認同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用比以往更創新、更有創造力、以及更新的方式，駁斥對我們的批評、推動我們的價值、與社會連結並提出解決方法。這就是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

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教育

這就是我們所作出的選擇：一個不只是高喊什麼不能做，而要喊出什麼能做的選擇。一個不是只有空談，而是要實際付諸行動的選擇。一個不是只為了要求生存，而是要獲得成功的選擇。
我們是由專業人員組成的工會。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展現我們不只有解決問題的技能，更有解決問題的決心。

這讓我想到，我過去在Clara Barton中學任教的學生。他們曾對我說：「Weingarten小姐，你不能只是用嘴巴說，你必須動手去做。」而這正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動手去做。

有許多所謂的改革者所要求的由上而下、標準化、以考試為驅動力的策略就沒什麼用。而這些沒什麼用的策略都是重競爭而輕證據及資源的策略。

反之，數以百萬將其生命奉獻給教育美國兒童公立教育的教育人員所做的專業判斷才是有用的。他們的專業判斷應該比那些在講台上存活不了十分鐘的富翁的冥想更重要。
在New Haven，當地的工會領袖和其會員就實實在在地動手去做。他們與當地的學區合作，將教師成長及評鑑制度翻修，並扭轉了幾所表現差的學校。

他們與當地的官方達成共識，用多重方式評鑑老師，並著重於協助教師增進教學。這樣的作法與用學生考試成績為基礎，或是快閃式的教室觀察可是大大不同。因為後者根本無法改進教學與學習。
我無法忘記那場在New Haven實施該計劃兩年後的那場會議。Rosa DeLauro議員將AFT、市長John DeStefano、地方理事長Dave Cicarella、州理事長Sharon Palmer、地區官員及教育部長Arne Duncan齊聚一堂。那場會議真是砲火隆隆，不過，整場會議的主導者是該校的教師及校長。老師提到他們能在工作場域表達他們的意見、他們所感受到的參與各項決策權力、以及他們幫助孩子的熱情。

他們一起為所遭遇到的難題找出解決方法，並對那些表現不佳的學校提出改變計劃。諷刺的是，這些計劃中，沒有一個與Obama政府所指定的方法雷同。然而他們所提出的方法，在他們強力的合作之下，已經被看到。那天教育部長說，New Haven是個模範。

最近，整個康乃狄克州已經將New Haven經驗視為教育改革的模範，並訂定法案。我們喜歡該法案中的每一項嗎？不，但它卻真實反映出我們的價值。它確保孩子能得到他們所需的事物，如：學前教育和社區學校，也重視團體協商。

這件事強化了我們與康乃狄克州州長Dan Malloy之間的互信。也因為這樣，當康乃狄克州位於Norwich的Backus醫院有超過400名的護士為其團結權奮戰時，Malloy州長站出來且幫助我們保有第一份團約。
康乃狄克州並非個案。我們紐約州的夥伴也站出來與Bloomberg市長對抗，因為他想要將他在紐約市實施的方案推動到全州—將教師的「教學績效」公布。紐約州教師工會（NYSUT）找到方法解決這件事，一個既可以提供機會讓教師持續成長改進，又可以讓家長對他們孩子的老師有所了解，也同時保護教師的隱私，讓他們免於遭受到像洛杉磯和紐約市老師所受到的羞辱。

在AFT的各地方組織—不管是大還是小，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的推行都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已經在加州的Poway、紐約州的Plattsburgh、俄亥俄州的Berea、馬里蘭州的Baltimore、明尼蘇達州的St. Francis、蒙大拿州的Helena，還有許多AFT的其他分區，都發現與我們有相同想法，且願意與我們共同分擔責任而不是將責任轉移到我們身上的雇主。他們願意與我們合作，而不是給予我們責難並將我們妖魔化。
這證明當我們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堅持不懈且具有創造力，我們就能成功。這證明當我們力行不只為我們所代表的人群發聲，也為我們所服務的對象發聲的工會主義，我們就能成功。

分享我的課程
今年秋天起，全國教師將要面對教授州共同核心標準的挑戰。這些標準會與學生進大學或就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相連結。

不管你對於共同核心標準的看法為何，它的成功與否在於它的實施方式。由於教育經費被壓縮，教師又被要求做得比以前更多，老師對於州和學校系統在實施上會予以苛扣的憂慮是合情合理的。

在沒有給予正確的支持下，我們知道它將會像之前的許多標準一樣，終將轉換成另一個考試計劃。
我們既提倡給予支持，也以實際行動建立支持。就在這個會場，來自於Albuquerque、波士頓、芝加哥、克利夫蘭的領導者就透過AFT的創新基金來協助老師掌握由這個新標準所帶來的，在教學上所需要的巨大改變。
教師幾乎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分享他們的想法、所面對的挑戰以及所能提供的支持。AFT也嘗試要改變這種狀況。
明天早上，我們將正式發動一個令人興奮的教育計劃。對我而言，這是我在AFT以來所看到的第一個類似的計劃，它也是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最清楚的示範 ： 一個被稱為「分享我的課程」的網路資源，一個充滿著教育人最好的點子的教育資料櫃。在這個資料櫃中，有許多部份都與共同核心相連結。

你們明天將會看到及聽到更多有關於「分享我的課程」的相關資訊。不過，我們AFT德州支部及維吉尼亞州的Norfolk教師聯盟的夥伴，在上個月試用過這個系統之後，興奮地告訴我們，「分享我的課程」的強項在於，它是教師幫助教師的網站，而且是以專業性的角度提供符合教師的需求的資源。它是由教師建立給教師的資源分享網站，而且所有的資源都是免費的。
我們所成立的「分享我的課程」網站是與英國公司TES Connect合作。他們已經在英國成立類似的網站，目前已有超過200萬個會員，這些會員來自於197個國家。
我對於我們所能做的事，以及如何為其他領域實踐而感到興奮不已。
請到我們展示在外面的「分享我的課程」網站上註冊。明天早上，我們會提供更多資訊。

「再次連結McDowell縣」和「第一本書」
就算是有最好的老師，分享最好的教學工具，我們還是不可能獨自將教育做好，我們不可能做好教育的全部，因為校外因素的影響真的很大。

就以貧窮為例。在這個社會中，我們有義務著手處理在我們的國家中太多人受到因貧窮所帶來的苦難及缺乏機會的折磨。然而，有些人還是寧願假裝它並不存在，或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學生。

當我們嘗試處理因市場經濟而導致貧窮狀況上升的問題時，由那些所謂的「改革者」口中講出我們「找藉口」的批評，會讓我感到特別惱怒。在紐約，我們稱之為「厚臉皮」。

貧困對於教育的影響真的很大，不過我們可以減輕其影響，許多AFT的會員工會正在往這個方向努力。

我要驕傲地說，在我故鄉的地方工會—紐約市教師工會，也剛發起類似的行動。

這樣的努力顯示出，當你在反對關閉學校的同時，用一系列的服務，改善學習、改善學校，讓社區學校的吸引力比特許學校強，人們就會帶著新建立的信心回來，家庭的價值因而上升，繼而帶動社區重生。
這就是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也正是我們在西維吉尼亞州的McDowell縣正在做的事。

在美國，McDowell是排名第八貧窮的縣。該縣的公立學校學生，有一半以上來自於失業家庭。在醫療、收入和教育方面，McDowell長期以來在西維吉尼亞州均近乎吊車尾。

這是一個很容易被認定為因地理位置而導致的宿命。

但對AFT而言，我們不接受這種因地理或人口而造成的宿命。

西維吉尼亞州的前州長夫人Gayle Manchin，與AFT的會員工會—西維吉尼亞教師工會理事長Judy Hale、西維吉尼亞州學校服務人員協會執行長Bob Brown以及McDowell教師工會合作，一起解決McDowell的問題已經超過十年。前州長Joe Manchin的作風與威斯康辛及俄亥俄兩州州長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請我們幫忙活化McDowell。他的繼任者Earl Ray Tomblin州長也支持這個做法。現在，我們建立了夥伴關係，而我們稱這樣的夥伴關係為「再次連結McDowell縣」。
這個地區所遇到的教育問題與該區的其他問題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當我們要解決該地教育的同時，我們的著眼點不只是學校，還有工作機會、交通、娛樂、房屋供給、醫療及社會服務。這是我們無形但可能是最重要的目標－那就是「再次連結McDowell縣」可能將希望之光帶回來。你們可以問問McDowell的學生Trey Lockhart, 他將會參加我們星期天的大會。

我們在McDowell所做的是屬於我們的工作嗎？就技術層面而言，它不是。但就一個多數是教育工作者的工會而言，AFT站在兩個重要社會運動的交會點—創造教育機會及提升經濟尊嚴。

我們的夥伴很多元。像「第一本書」就是一個與我們合作的機構。我們與「第一本書」合作，以確保孩子能建立好語文能力。

AFT在阿拉巴馬州位於伯明罕和傑佛遜的地方工會，就與「第一本書」合作，將書帶回遭到龍捲風肆虐的學校。在Charlotte縣，它是「重燃學習之愛」計劃的一部份。在明里亞波利市，明里亞波利市教師聯盟與「第一本書」合作，提供80,000本書給公立學校學生。上週，底特律也做同樣的事。這是我們將我們所代表的人與我們服務的人連結的另一種方式—建立橋樑並解決問題。這就是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
國家歲入與公共建設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資源。資源非常重要。不過，當各城市和學區的預算一個接一個地繃到極限，一個打亂社會的趨勢就出現了—地方政府宣佈破產。這項極端的做法讓官方得以將合約作廢、大砍公部門受雇者的薪資和福利、以及將公共服務刪除或私有化。
還好，我們都曾受過處理破產議題的訓練。還記得Central Falls市嗎，在2010年時，我們為我們的老師抗爭，要讓他們回到教室？今年，我們再回到Central Falls市，阻止該市利用破產，強行將不公平的合約加在老師身上。我們在法院打贏了這場仗。

不過，在法院的行動並不足夠。大幅刪減重要的公共服務，只會讓我們的國家倒退。

我們的會員工會將採取其他行動。這次，他們直接瞄準投票人。

在奧勒崗州，AFT提供奧勒崗支部及奧勒崗教師工會團結基金，維持住他們的奮鬥，以保住一筆4億7仟200萬美金的稅金，而這筆稅金能保住教育、醫療、公共安全及其他公共服務不被刪減。
在加州，我們目前則支持加州教師聯盟（簡稱CFT）阻止該州做出更多的預算刪減。在州長Jerry Brown的支持下，CFT將對該地最富有的人提高稅收，並暫時將營業稅提高0.25%。這些行動能讓隔年的州預算增加了85億美金的特別基金，讓加州的孩子的教育品質不會繼續惡化。這件事將在11月得以解決。
另一項資源則來自於創造工作機會—好的工作機會。我們現在創造好的工作機會的方式，是利用我們的退休基金。
你們已經聽過許多用退休金過於優渥或是不足為藉口，而對退休金展開攻擊。
我們嘗試用我們國家真正需要的東西，如：退休安全、公共設施及工作機會，來改變這樣的對話。所以我們要問：我們如何利用這些基金來確保我們的退休生活，也同時幫助我們國家？我們如何利用它來幫助我們的兄弟姐妹找到工作，以及這個極需投資的經濟？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藉由與退休金受託管理人的合作，鼓勵將我們部份的退休基金，以負責的方式來支持我們公共設施的重建計劃，將舊的建築翻修以讓它們更節能，製造出雙贏的局面。
這樣的做法能讓我們四分之一失業的兄弟姐妹回到職場，並讓社會穩定。

翻修舊建築（AFT也將在總部這麼做）還能節能減碳並節省經費，而我們生活中極需要的道路、橋樑、港口、隧道等，也要靠公共建設支撐。而這就是「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
我們的夥伴AFL-CLO也利用他們的住宅投資基金提供教育工作者負擔得起的房子，該基金的主要資助者為建築業及教育工作者的退休基金。透過這樣的補助，住宅投資基金更進一步要在Newark建一個新教師村。住宅投資基金也投資了4億5仟萬美金從事公寓大樓重建工作。這創造出超過3,300戶節能且負擔得起的住宅，和超過1,000個工作機會。
順便一提，與我們這個公共建設方案合作密切的奧勒崗州州長John Kitzhaber，是一個真正的鬥士。當奧勒崗大學用盡所有方法阻止其教職員組工會時，他站出來協助建立對話管道，為奧勒崗大學的1,800名教職員保住其團體協商權舖路。
在這次的大會中，你可以思考這個預算案能讓我們計劃做多少我們能做的事。

我是用這種方式看待的：我們正在用多重的方式重建中產階級。不管在學校、大學、醫療機構及其他工作地點，AFT的會員每天都在幫助孩子及其家庭擁有更好的未來。而當你在從事構築未來時，你的部份退休基金也在發揮作用—讓其他的工會會員從建造明天的公共建設中得到工作並構築今天的中產階級。
我們的選擇逼出另一個選擇

我們追求「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的選擇會逼出另一個選擇。

當我們對人們展現我們正在用我們的退休金來製造工作機會，會迫使他們難以刪減我們的退休金。

當人們看到我們在加州和奧勒崗州所做的事—找方法解決預算危機—他們會知道，如果我們著重於往「是」的方向前進，他們也應該如此。
當我們像我們在New Haven所做的事一樣－選擇加入，行政官員也必須做出他們的選擇：與我們一起把事情做好？還是命令我們把事情做好？

當我們與企業對話時，問：「你能否停止讓我們成為代罪羔羊並與我們合作？」會迫使他們做出選擇。他們到底是要在高空中批評我們，還是到地面來與我們一起努力？

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並非要讓每個人表明他的真正立場，而是要找到我們真正的盟友—那些像我們一樣要找到真正解決方案的人。

不過，驅策（人們）解決問題並不意味著逃避必須面對的戰役。我們所經歷的戰役：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佛羅里達州…羅德島…Pennsylvania州…加州…奧勒崗州…伊利諾州…新罕普夏州…Louisiana州…紐約州…新墨西哥州…德州…現在是密西根州。

現在讓我們談談底特律的狀況。在這裡，不管是在輸送帶工作的汽車工人還是在教室中工作的老師，每天都試著將他們的城市拿回來。藉由在這裡舉行大會，AFT也在做同樣的事。

讓這個城市的每個孩子都能擁有好的教育，是將這個城市贏回來的關鍵。然而，緊急應變部門經理Roy Roberts讓這一切都變得不可能。他完全掌控底特律的學校。他用他的權力來毀損學校經費、給每個老師裁員通知、給每個老師減薪。他拒絕與我們協商以解決底特律所面對的巨大挑戰。
在遠離談判桌的同時，Roberts先生也同時遠離了我們的孩子和社會。那不是將底特律重建的方法，那不是動手解決問題。

在大會結束之後，我將立即去見Roberts先生並要求他要與我們協商。我希望你們與我一起告訴他，唯有與教育人員合作，家長和社區才能為孩子重建一個強健的底特律。

整個密西根州的團體協商權都受到威脅，反勞工的極端主義者要在這個勞工的搖籃讓時光倒流。而我們反擊了。AFT的密西根支部和我們的會員工會繳交了超過680,000個簽名—它超過公投門檻的兩倍—以利用公投修正密西根州的憲法，將團體協商權訂定為密西根勞工受保障的權利，公私部門皆然。
接下來的星期六下午，AFT的代表將會有機會與我們密西根州的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社區盟友，挨家挨戶地教育投票人支持這個修正案。我希望你們能加入這個團結行動。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工會的行動主義。但你們所沒看到的，是來年我們要調漲會費。

我們知道，每天你們每個人都被要求要做更多。在AFT也是一樣。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我們的業務量大增，我們還是提議今年不提高會費。
還有一件事是你們看不到的，那就是我們工會不能容忍任何瀆職。

我們是我們工會的受託人。我們無法履行職責等於是讓我們其他奉獻於這個服務的兄弟姐妹受到責難。
你們當中的某些人可能已經知道，我們位於佛羅里達州Broward縣的地方工會目前在AFT的託管之下，這是因為Broward教師工會的前理事長出現嚴重的不當作為，他也曾是AFT的理事。

我痛恨違法行為，但我為我們AFT、Broward的會員及領導者、以及佛羅里達州教育協會所採取的行動，選擇做對的事情感到驕傲。我要謝謝他們以及我們指派協助Broward教師工會走回正軌的受託人John Tarka。如果華爾街能有我們百分之一的責任感並做將事情導回正軌，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會好很多。
政治
這就是我們所做出的選擇，而我們會繼續這麼做。

不過，如果我們不能幫我們的國家選出對的領導人，我們是沒有機會做這樣的選擇的。

我們所背書的候選人並不完美，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感受到我們想要做的改變，以及對美國勞工家庭的敬重。

所以，我並不將這次的總統選舉視為對歐巴馬總統的公投…而是為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價值、民主、機會、公平以及我們國家的未來所做出的判斷。

這兩個總統候選人截然不同。Mitt Romney支持的是布希時代的為富人減稅政策，而不是支持國內的勞工或投資公立學校。他的教育改革理念是教育券，已有一個接一個的研究證明教育券不能改善學習成就。他支持將醫療保險計劃改成醫療券—讓老年人的支出加倍。他支持一個刪除幫助來自低收入戶孩子就讀大學的Pell Grants計劃的預算，他要廢除對人民醫療有利的Affordable Care Act—這個人怎麼都站在錯誤的那一邊？
Mitt Romney說只有在他擁有可回擊工會的棍棒時，他才會保留教育部。你們清楚地聽到，他會利用聯邦局處來剝奪勞工受憲法保護的權利。他支持終結威斯康辛、俄亥俄、及新罕普夏的團體協商權，他也在他自己任職的麻薩諸塞州做這樣的嘗試。不要犯這樣的錯誤：Mitt Romney要我們在地圖上消失。
他將他的資產藏在瑞士銀行，在納稅方面也逃避社會大眾的監督。我並不羨慕他的財富，但我要說，他的「讓底特律破產」的言語是可恥的。

我們能讓Mitt Romney成為我們下一任總統嗎？

我們一定要窮盡我們的力量讓歐巴馬再次當選。

今年稍早，AFT的理事會以無記名投票通過支持歐巴馬為唯一的總統候選人，他將會為所有的美國人的經濟機會而奮鬥。
我們是否認為歐巴馬的行政團隊過於重視考試和競爭？當然，而且我們會持續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發起一個活動要終結固定的標準化測驗—一個我希望你們能在這個大會中支持的活動。上個月已有超過20,000名美國人簽署支持這活動。。

不過，我們一定要知道，歐巴馬總統在2009年所提出的刺激方案是公立教育和公共服務的生命線。它讓我們當中的300,000人保有工作。他所提出的另一個工作法案—目前在國會中被阻擋—能再讓數以萬計的人保有工作。反觀Romney州長，他將會裁掉老師並提高班級人數。

歐巴馬總統正努力讓更多的人負擔得起上大學，並打擊那些營利型的校院，以及他們會讓學生背一大筆債的欺騙行為。當Romney提倡「自我放逐」時，歐巴馬總統說，如果我們要保有美國夢，我們一定要停止「夢想者」不負責任地放逐。
歐巴馬總統在面對如潮水般的反對聲浪中，通過了符合憲法的Affordable Care Act。這個法案補救了我們醫療制度中極嚴重的缺失：1.將數以百萬計沒有保險的人納入制度中、2.包含基本的預防保健、3.禁止之前所存在的歧視。儘管眾議院的共和黨針對廢除該健保法案投了33次票，我們每一個從事健保工作的勞工都知道，這個法是多麼地重要。

這次的總統選舉所應做出的選擇是再清楚也不過了。歐巴馬總統落選對我們所造成的風險實在太大。我們必須支持總統歐巴馬、副總統Biden。

未來的435席眾議院選舉、33席的參議院選舉、12個州的州長選舉—以及任何有可能剝奪我們的權利的選舉，我們都不能缺席。

結語

各位兄弟姐妹，一切都操之在自己。我們可以用新的方式與社會連結、用新的方式互相支持、為我們所代表的人及服務的人站穩立場、以及推動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

你們教學、提供醫療服務、公共服務。你們保護我們的孩子和社會。透過這份工作，你們證明我們的價值以及我們的渴望。這渴望不只是要改善我們的生活，也要改善我們學生、病人及國內每個人的生活。

在這個充滿挑戰及變動的時代，這些價值變得比以往更重要。它們是人們所仰賴的公共服務、上大學的機會、工作尊嚴以及機會均等。這是發揮我國潛力的關鍵。

對我們而言，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就是要在這個新的狀況中實踐這些價值。

我們可能百分之百控制我們的命運嗎？不可能。

會不會有人誹謗我們呢？當然會。

我們能否提出哪些想法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

我們現在就是與新的夥伴這麼做—他們可能是任何人，也可能在任何地方：西維吉尼亞州的部長或奧勒崗州州長…加州的退休基金經理人或俄亥俄州的選舉人。

今天，我們是站在驅策（人們）解決問題的工會主義前線的守衛。

我也知道，所有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會只來自華盛頓總部—這個房間的每一個人都有解決問題的學識。不過我們也知道我們的預算是多麼地緊。

所以，今年秋天，我們將會透過我們的AFT創新基金以及Albert Shanker機構提供你們資源，以支持並策劃出能幫助我們所代表的人及我們所服務的人的解決方法。我們要你們有工具協助讓對的事情真實發生，而不是高喊「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而且它是以持續且不斷進步的方式進行。

最後，我相信在兩年後我們再度相見並回顧這兩年，我們能說：

我們將一個飽受生存威脅的時代轉變為一個受到尊重的時代。

我們將一個財團和政客結合起來要消弭我們的聲音、限制民主、拋棄公立教育、將勞工家庭邊緣化…的時代，轉變為一個看得到我們的未來的時代。一個我們重新與社會連結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一起解決問題、重新維護我們的權利，並重新獲得力量。

一個因為有我們而讓「奔向底端」煞車的時代。

這也是一個修復民主、中產階級及美國夢的兩大支柱的時代。這兩大支柱就是工會運動和公立教育。

這個時代就從這裡開始，就從你們開始。

謝謝各位。

◎ 資料來源：AFT網站

網址：http://www.aft.org/newspubs/press/weingarten072712.cfm
編譯日期：201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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